
某日，参加一个在山里召开

的笔会，虽然这笔会还请来了一

些名人名家，却忽然觉得没意思

了，悄悄地退出会场，走在了青翠

的山间小道上。

并不寂寞的，一个人。叽叽

啾啾的麻雀在绿树间戏耍；急急

忙忙的蚂蚁在山道边垒窝；小松

鼠拖着大尾巴瞪着小圆眼在树干

上爬爬停停地耍宝；大个儿的花

翅膀鸟啊啊地叫着，在我的左边

右边和头顶之上飞飞落落——鲜

鲜的山风，舒爽着我们

这些大大小小的身心，

令我也冲着花翅膀鸟

啊啊地大叫起来。于

是，我和大鸟小雀们此

起彼伏地叫成了一片

欢腾，而山们也欢腾地

给着我们回声。

忽然有了雨点，眨眼间，雨紧

了，鸟儿们也都不见了。哈，刚才

它们的大呼小叫，是在招呼同伴

们躲雨吗？怕也是在招呼我快快

躲雨呢。我躲在了路边一块突兀

悬起的岩石下，听雨点打在叶子

上的刷刷声，看雨水把青翠刷洗

得愈青愈翠。

好久，雨也没有停的意思，我

蹲下了，看见乱草丛中有棵半尺

高的小草——虽然茎身细得像做

棉被的棉线，却有模有样地长着

几片小小的绿叶，顶端还托着一

滴雨，摇摇晃晃地。嘿，你可要努

力托好了，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一点儿也不久，雨滴就落了，小草

随着那落下的雨滴还低了一下

头，很惭愧的样子。可是，待它抬

起头来，竟然是一朵花。它是花

吗？世上会有如此小如此颜色的

花吗？我仔细端详它，虽然花瓣小

得难以分辨，却真是一朵花，一朵

似粉又紫还有些发绿的小米粒大

的花。是因为它太小，小得似乎连

颜色都撑不起，也就让我分不清它

的颜色吧？但是，它也有花心，它

的白色的花心就像是一个小针点，

端端亮亮地坐在花中央。

有心就该有梦的。那么，小

花，你的梦是什么？望着这朵小

得如草一样的花，我真不忍它也

有梦：如果我不是驻足在这儿，如

果我不是蹲下了，如果我不是仔

细地端详，我就不会看见乱草丛

中的你。你长在这儿，在这儿开

花，谁能看见你啊？其实，你就是

长 在 花 园 里 ，又 有 谁 能 看 见 你

呢？我知道你是因为胆小、羞涩

才不敢长在花堆里的。别管你长

在哪儿，别说没有蜂来没有蝶往，

连温柔的一瞥怕也得不到啊。这

样的你，也要绽放吗？为谁、为什

么绽放啊？

一阵风袭来，小花摇摇摆摆

地，我伸手要扶扶它，又改成了用

双手在它的周围拢成一个小房。

它连一滴雨露都盛不住，能经受

得住一只大手的抚爱与温热吗？

可是，人家又是怎样长成了一朵花

的？虽然太小又不艳丽，却也是一

朵花啊。我缩回手，小花在风中剧

烈地摇摆起来，它是多么地努力才

没有被连根拔起啊，而且，它每一

次费力地站起来，又要被风雨轻易

地压弯下去，但每一次它都是又努

力地站回自己，站稳自己。

我想象着它在我看不见的日

子里，努力地扎根土壤，努力地

向上生长，努力地站稳自己，努

力 地 绽放自己——一

股敬意油然而生：它是

多么倔强勇敢又百折

不挠啊。

它 不 到 花 园 里 聚

群扎堆、争奇斗艳，不

是羞涩自己的太渺小，

也不是胆小害怕谁的嘲笑，因为

在这毫无花伴的野外，敢于生长，

就是一种胆量。它虽然弱小又孤

零，但它和所有的生命一样不仅在

经受着风雨，更在向世间绽放着自己

的笑脸。不管别人看见看不见，不管

自己美丽不美丽，它都在努力生长，

努力绽放。我忽然明白了：小花绽

放的是生命。望着满眼的茂盛的

绿，我给小花起了一个响响的又 生

气勃勃的名字：“绿色花”。

回到家，我整理着这次笔会

的思绪，唯一的收获是，遇到了

绿 色 花 。 而 我 ，作 为 一 个 写 作

者，如果不知道尊重生命，不理

解生命的原色，大可不必再装腔

作 势 地 写

什 么 了 。

名家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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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外古今文学名著，赞颂

母爱的篇章比比皆是，我国唐诗中

赞颂母爱的名句，更是至今被人们

不时吟诵。从人的生命孕育、成长

来说，几乎无时离得开母亲呵护，

无论如何赞颂母爱都不为过。可

是谁能想过或知道，父爱有时也会

如此强大呢？竟然会把女儿从死

亡线上拉回来。我认识的作家朋

友汪浙成，就是有这样力量的父

亲，硬是在与病魔的抗争中，把女

儿汪泉的生命夺了回来。

汪浙成、温小钰作家伉俪，是

我在内蒙古结识的朋友。当时，

浙成在《草原》当编辑，小钰在内

蒙古大学教书，我在《乌兰察布日

报》工作，虽说相隔两地难得见

面，只要有机会出差，我们总要互

相拜望。我中学时代的朋友翟胜

健、李沛然，跟浙成、小钰是北大

校友，他们先后支边到内蒙古。

有了这层关系我们的友谊越发亲

密。后来我们先后调回内地，浙

成夫妇在杭州，我在北京，这么多

年始终未断联系。小钰几年前因

病去世，浙成跟女儿相依为命，日

子过得还算平静安逸。

有次中国传媒大学友人张善

明，给我来电话说：“大汪来过北

京，你知道吗？”善明原是浙成在

《草原》的同事，中戏毕业支援边

疆到内蒙古，二十多年前调回北

京在传大任教，每次浙成从杭州

来北京，我们这些内蒙古“乡友”，

都会相约一起聚会畅谈。这次浙

成来竟然未告诉我。我正在纳闷

儿时，善明对我说：“大汪这次来，

是给女儿治病。”这时我才知道浙

成的女儿汪泉，一位年轻的出版

社 编 辑 ，当 时 患 上 严 重 的 白 血

病。事后我责怪汪浙成，怎么不

告诉我呢？我总还可以给你搭把

手吧？他说：“你年轻时受的苦比

我多，后来又照顾重病妻子，好容

易晚年消停了，我怎么能让你操

心呢。我怕麻烦朋友们，就谁也

未告诉。”他替朋友们着想了，却

把困难扛到自己肩上。抢救汪泉

的过程中，医院曾两次报病危，医

生和家人都婉言相劝，看是不是

放弃继续治疗，因为这种病花钱

多 难 治 好 ，最 后 很 可 能 人 财 两

空。就在汪泉住院期间，他们也

亲眼见到，有的病友先后离世，家

人却为此负债累累。可是，汪浙

成想到妻子去世后，女儿汪泉成

了他唯一的亲人，如果万一再失

去汪泉……他总是恳求医生，哪

怕有一线希望在，挽救女儿的生

命绝不要放弃。

做为父亲的汪浙成，愿望是

好的，可是有两个棘手问题如同

鸿沟，汪浙成不得不真实面对：一

个是寻找移植干细胞的捐献者，

一个是筹措一笔相当数额的医疗

费。靠固定工资和微薄稿费维生

的作家，汪浙成的积蓄本来就无

几，即使砸锅卖铁也凑不够这笔

钱，朋友中也都是穷“秀才”，让他

往哪里找几十万元钱呢？另一个

问题就更让他为难了，干细胞得

从患者亲人中移植，而汪泉并非

他的亲生，是一九七〇年一月十

一日天寒地冻的清晨，汪浙成夫

妇去内蒙古医院看病，见到被人

遗弃的小生命躺在医院长廊椅子

上哭叫，汪浙成夫妇动了恻隐之

心，两人一商量就收养了她，至今

还瞒着女儿汪泉。此时在茫茫的

人 海 中 ，去 哪 里 寻 找 她 的 亲 人

呢？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一时

陷入艰难境遇。

汪浙成苦思冥想，依稀记得，

抱养女儿时她穿的内衣，是用一

块邮包布做成，衣领上有“阳泉幸

福街九十二号贾”的字样，说明遗

弃汪泉的人应该在此地。想起这

个情节汪浙成异常兴奋，即刻便

给山西省公安厅长写了封求助

信，恳请公安机关协助寻找汪泉

的亲人。他把挽救女儿生命的希

望寄托于此。阳泉公安机关经过

细致查找，都没有找到汪泉亲人

的线索，汪浙成的希望完全落了

空。在近乎绝望之时北京道培医

院，通过台湾“慈济会”在海峡对

岸，给汪泉找到了干细胞捐献者，

更巧的是捐献者各项指标，都与

汪泉需要的指标相吻合，这让汪

浙成心中重新燃起希望之火。谁

知正要准备移植干细胞时，台湾

“慈济会”告诉北京道培医院，捐

献者跟他们突然失去了联系，不知

是不是反悔了不愿再捐献，这让汪

浙成再次陷入茫然的苦恼之中。

唉，真是好事多磨呵。过了几天，

捐献者又找到“慈济会”，这是一位

台湾的普通母亲，其间因独生子不

幸遇车祸，她被巨大悲痛击倒卧

床，当从悲痛中挣扎出来以后，她

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让大陆的父母

失去孩子。她强忍着失子之痛捐

献干细胞，给了汪泉一次重生的机

会。汪浙成暂时获得了宽慰。

可是，移植造血干细胞，得花

一大笔钱，汪浙成去哪里找呢？

万般无奈情况下他想到自己的小

说《土壤》手稿，如果能拍卖些钱

就会救女儿。《土壤》是他和亡妻

共同创作的，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和象征，每个字都记录着他们的

艰辛。这部作品获得全国中篇小

说奖，让汪浙成、温小钰夫妇一举

成名，只要有一点办法谁愿意走

此下策。当想到妻子“照顾好女

儿”的临终嘱托，当想到女儿正濒

临死亡线上，汪浙成再也顾不得

这些了，立刻通过网络发布消息

拍卖书稿。汪浙成家乡浙江奉化

一位企业家，从网上得知情况立

即伸出援手，汪浙成所在单位浙

江作家协会，汪泉所在单位浙江

大学出版社，温小钰内蒙古大学

的学生们，极力劝阻汪浙成拍卖

《土壤》手稿，他们合力为汪泉筹

措了这笔救命钱。

汪泉垂危的生命，在父爱的

感召下，在众人的帮助下，经过一

段时间治疗，终于起死回生，还她

一个新的青春。

应该说，比之其他苦命的孩

子，汪泉是幸运的，出生不久被亲

人遗弃遇上好心的汪浙成夫妇，

患上难治的白血病又是养父以超

过亲人的父爱，配合医生挽救了

她的生命，创造了难以医治的白

血病的奇迹。比之其他重病病人

亲属，汪浙成是幸运的，他最终留

下《土壤》书稿，没有失去珍贵的

纪念，可以依然与亡妻“对话”，而

且他的新作《女儿，爸爸要救你》，

业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记

录下他与女儿的动人故事，这样

汪浙成又拥有一笔新的情感财

富。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这本书

中，详细地描述了四个城市，那些

相识或陌生的普通人，为救助汪

泉生命伸出援手，谱写了一曲人

间的大爱之歌。

我 二〇一 二 年 去 杭 州 的 时

候，汪浙成来看望我，几年不见的

老朋友，他明显地疲惫和衰老许

多，而那善良和顽强的品性，在他

那明亮的眸子里却依然闪光。当

问起汪泉的近况时，汪浙成欣慰

地告诉我，经过这场重病磨难，汪

泉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原来是生

活上我照顾她，现在是她给我做

饭洗衣。汪泉跟我说：“今后，不

管别人怎么说，你两次救了我这条

小命，还默默地照顾了我这么多

年，你永远是我的老爸！”汪浙成还

告诉我，汪泉这会儿知道关心别人

了，她知道你患癌症后，就说：“我

吃的‘铁皮枫斗颗粒’不错，你快给

柳伯伯寄去。”汪浙成原以为养女

汪泉，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会经

受不住沉重的打击，不成想反而让

她更懂事了，因此，这父女俩比过

去更知彼此疼爱。

那天，汪浙成从我下榻地离

开时，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身

材还是那么魁梧高大，脚步还是

那么坚实有力，只是头发稀疏花

白了许多。不禁对这位小我两岁

的老弟，心生莫名的怜爱之心，

唉，这人生是多么难测呵，老了老

了让他经历一场险些失女之惊。

这时看着他背上的背包，在他宽

厚的肩膀上晃悠悠，俨然成了小

时候的汪泉，不就是这样年复一

年地背 大 的 吗 ？

如 今 ，女 儿 汪 泉 大 了 ，父

亲 汪 浙 成 老 了 。 相 信 经 历 过

这 场 大 难 ，这 父 女 俩 将 会 相 扶

相 助 ，在 未 来 的 人 生 道 路 上 ，

会 走 得 更 安 稳 、更 快 乐 。 我 真

诚 地 祝 福

他 们 。

让死神惧怕的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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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天红雨落纷纷，花谢花飞缅伟人。

曾是西华厅内树，今成周邓馆中魂。

杜鹃啼泪天涯碧，芳草多情遍地春。

先辈回眸应笑慰，高歌正唱大江吟。

绿色花
张小童

游海棠园感事
赵大民

前 前 后 后 去 了 几 次 鼓 浪

屿，每次都有不同。记得去年

春光明媚，因为去晋江谈有关

合作美术展览，就忙里偷闲去

了鼓浪屿。说来有趣，隔岸的

厦门城市热热闹闹，登船到了

鼓浪屿就有了变化，在小巷里

随意的漫步，那颗浮躁的心就

慢慢地沉寂下来。偶尔能听到

丁咚丁咚的琴声，而且弹奏的

水平都很高。我就按耐不住好

奇心，轻步走到一家门口，透过

缝隙，见到的竟然是一个小学

生在演奏。待久了有些不好意

思就悄悄离开，依旧在小巷深

处走着，其实那琴声也给安静

带来了一份生活。

鼓浪屿离厦门市区这么近，

近到了能看见岛上的树枝在摇

曳。坐轮渡也就几分钟便到了

彼岸。可就是这么近在咫尺，却

有了自然的隔绝。尽管鼓浪屿

上也有很多商店和饭店，但在商

店林立的小街上闲逛时，街面的

地砖彩色纷呈，好像走在图画

上。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街面没

有一辆汽车，甚至连一辆自行车

都很少有。偶尔，有一辆电动

旅游车静静通过。在鼓浪屿从

来不允许有汽车穿行，包括自

行车，就怕污染和噪声。这规

矩立到至今，从来没有人破坏

过。二十几年前，邓小平来鼓

浪屿视察，都是步行。老人家

兴致勃勃地在美丽的小岛上闲

情散步，花在身边起舞，草在耳

边歌唱。一切都是大自然给予

的清新，连海面上吹来的风都

是醉人的。小平老人无论走到

哪里，鼓浪屿的群众都自发地

出来欢迎，场面感人。小平老

人周围没有警戒，身后也没有

大批的随从。小平老人听到阁

楼上悠扬的琴声，还冲着窗户

寻望。鼓浪屿的安静是历史形

成的，小巷窄了，树木多了，花

草茂盛了，你就觉得脚步轻盈

了。琴声的传来也是让你安静

下来的原因，也许你怕你的吵

闹惊动了人家，或许这种琴声

就是让你安静下来的符号。

我们在小巷深处找到一个

茶 园 ，进 去 以 后 感 觉 豁 然 开

朗。开阔的草坪和草坪深处处

处盛开的花朵，把本来就不大

的茶园装饰得姹紫嫣红。其实

我不太喜欢喝茶，但在茶园坐

下来就有了喝茶的欲望。隔着

我 们 的 茶 桌 上 几 个 老 人 在 打

牌 ，也 不 怎 么 说 话 ，偶 尔 有 笑

声。我要的是红茶，几个人坐

下来慢慢喝着。阳光在树叶的

缝隙中泻下来，撒在身上暖洋

洋 的 ，觉 得 从 心 里 头 透 着 温

暖。不时有小鸟在我们附近的

树枝上停留，即便我们站起来

走动它们也不飞走，好像觉得

人是不会欺负它们的。我们聊

天，都是一个单位的，大家在一

起总是跟某些工作纠结有关。

可是忽然坐在这么惬意的茶园

里，说话聊天就有了一种意境，

聊的都是至今也想不起来的话

题。语调不沉重了，脑子就有

了休闲。陆陆续续有人进来，

都纷纷坐在茶园的各个角落。

依旧是这么平静，那些趴在树

枝上的鸟也没有走，陪着我们，

它们也没有叽叽喳喳，好像也

很安静。都说意境两个字，其

实意境是两层意思，一个是外

观的，一个是内心的。茶园这

么静谧的地方就给了你沉静下

来的氛围，你内心的文化积累

再让你有了适应，于是这种意

境就自然营造出来。

离 开 那 个 让 我 喜 欢 的 茶

园 ，我 们 来 到 著 名 的 日 光 岩 。

攀到岩顶处瞭望，有当地人指

着不远处的两个岛屿说，那就

是台湾的大担二担。我觉得离

得这么近，以至于我这个高度

近视眼都能清晰地辨认出来，

两个岛屿如浮在海面上的两只

乌 龟 ，慢 慢 地 朝 鼓 浪 屿 这 里

爬 。 我 记 得 头 一 次 到 鼓 浪 屿

时，厦门艺术馆的老朋友告诉

我，划一条船，也就半个时辰就

能到。那年，厦门高甲戏剧团

到那里演出，去的时候坐飞机

到香港，然后再转道去大担，用

了整整一天的光景。结果，在

吃晚饭前发现有一个重要的服

装箱忘带了，而晚饭后演出的

锣声就要敲响。结果，接待他

们的主人说，别费事了，干脆派

个船打个来回，也就一顿饭的

工夫。果然，当船把服装箱带

回 来 时 ，晚 饭 刚 刚 摆 在 桌 上 。

几次去鼓浪屿，我都要登上日

光 岩 ，其 实 就 是 想 看 看 对 岸 。

海水把鼓浪屿和大担二担连接

在一起，炎黄子孙的亲情也融

合在浓浓的海水之间。往厦门

市区俯瞰，高楼成群，宛如小香

港，体现着勃勃生机的特区面

貌。鼓浪屿就是一个休闲岛，

就 是 一 个 让 人 净 化 浮 躁 的 地

方。记得前不久去澳大利亚的

悉尼和墨尔本，都有着很多的

园林和草地。记得在墨尔本库

克船长的小屋周围，那一大片

绿荫草地和树林，让我想起来

就 觉 得 难 忘 。 我 坐 在 那 里 许

久，其实就是想过滤自己，想让

匆 匆 的 生 活 脚 步 稍 微 停 留 片

刻，休息一会儿。鼓浪屿就是

这样的，它让你休息的时候会

有一种暂短的记忆忘却，把脑

子里那些呆板的僵硬的教条搁

置起来，呼吸着新鲜空气，腾换

着思维方式，享受着生活，给你

幸福。

我也想退休后搬到鼓浪屿

来住，但岛上的居民只能搬出，

不能再迁入。不控制人口，岛上

都 是 居 民 ，就 破 坏 生 态 平 衡

了。我们还是选择在小巷里穿

行，然后再离开鼓浪屿。看见

小巷两旁的楼房里在晒衣服，也

有的小孩跑进跑出，听到有大人

在呼喊着他们。鼓浪屿不是公

园，它就是人们祖祖辈辈生活的

一个地方。那一种生活的浓郁

原 色 扑 面 而 来 ，减 弱 着 商 业

气。想起一些江南小镇，都是

滚滚的人流，都是叫卖声，看到

的都是空空的住家。就觉得心

在挤压着。走出鼓浪屿，对岸有

晋江的朋友在接我们。车在拥

挤的马路上艰难地行驶着，我努

力回头看着鼓浪屿，在午阳中模

糊了，远远的像是一只乌龟在

一点点地移动着。我忽然感到

半 年 的 鼓 浪 屿 生 活 是 那 么 美

好，那么富

有诗意。

经典到底应该怎样读？这个

问题在从前似乎不存在，因为经

典高不可攀的属性，让大众避而

远之，是个小众的灵修活动。直

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国人对这个

问题接触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频

繁，自然从行动上给出的结果也

就非常丰富了。但是仍然不能建

立 一 个 内 涵 更 丰 富 的 名 词 解

释。为什么呢？经典被请下了

神坛，突然的过度解释之后，使

它走向了另一个迷雾阵，甚至泥

潭，变得庸俗化、功利化了，而一

旦大众发现经典并不能像“新”

解读和诠释的那样尽揽美女、官

运、财富的时候，经典又成为不

能容忍的累赘了。一个事情总

在两极之间冲撞奔突，不坏事才

叫怪呢。也许就在这个时候，经

典到底应该怎样阅读，成为一个

时时被追问的问题。

实际上，在我看来，经典的

回 归 本 位 应 该 是 个 明 智 的 选

择。坦率地举例说明，从形式和

宗旨上讲，我以为在众多的现代

版的经典中，财经作家张建云编

著的一套《微国学》可能更接近

我 所 说 的 本 位 。 我 是 这 样 看

的。中国的传统哲学从未在原

创时期成为一种哲学体系，它总

在人们前仆后继的总结中，逐渐

丰盈起来。中国的传统哲学从

其一诞生就带着鲜明的普世价

值。我们看诸子百家，总是能看

到政治、经济、道德、伦理、人生

问 题 ，这 些 都 是 实 实 在 在 的 问

题 ，不 像 西 方 哲 学 那 样 剑 走 偏

锋：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发出这样令人激越而沮丧的叩

问。中国的哲学是温柔的、慈悲

的，就像一个安详的老人，他向

你娓娓道出的是自己的人生经

验，让那些敬受教的人们觉得，

这个老人有一副热心肠，他是告

诉你不要走弯路，让你活得明白

一些、愉快一些。通常会是这样

的感觉，尤其对于我们现在的普

通人，衣食问题基本解决了，温

饱问题基本解决了，灵魂显得不

是可以忽略的了，灵魂有时候会

跳出来折磨自己，折磨周遭的人

际关系，怎么办呢？试一试从物

质上无法解决，那么就从精神上

入手。要有所依托，我觉得张建

云的这套《微国学》就是一碗量

和味道上都适中的心灵鸡汤。

张建云编著的《微国学》一

共 六 本 ，每 一 本 都 关 涉 一 个 主

题，排下来是：修身、处世、建德、

为政、齐家、养心。这六个关键

词汇总在一起就是一个人立世

之本，或者是人生的准则。这是

和传统经典的立意相吻合的、本

真的。这六本书每一本只有手掌

大小，我想从形式上讲，可能正是

他所体现的“微”字。但是国学是

厚重的，从春秋战国到清代，浩如

烟海。带着疑问翻开这六本小

书，真相大白了。原来他所撷取

的全都是精华中的精华，经典中

的经典。

张建云的编著宗旨也特别

地厚道善意和谦逊，他非常刻意

地保持经典的原汁原味。比如，

他选了《论语·卫灵公》：子曰：众

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孔子

说：大家都讨厌的人或事，一定

要考察一下才能决定你是否也

去 讨 厌 它 ；大 家 都 喜 欢 的 人 和

事，一定要考察一下才能决定你

是否也去喜欢它。在“评说”一

栏内只寥寥数语加以补充：随波

逐流看不到真相，人云亦云听不

到真话，走在羊群后面吃不到新

鲜的草。至此，一个条目就结束

了。言简意赅，朴素生动，极大

地坚持了经典的本真。在我看

来，这是对经典的一种敬重，同

时，也是对读者的负责。没有语

法词汇方面的炫目诠释，经典的

真诚就坦荡地走入了读者的心

灵。实际上，经典的端方也不适

合华丽的外衣，或者任何包装都

将损害经典的面貌和实质。一

部《论语》原著一万五千字左右，

很多解读的文章洋洋洒洒形成

数 万 甚 至 数 十 万 大 观 ，不 是 不

行，而是，读者是否能够承受那

些强加在经典上的重量呢？我

看有点勉为其难。

经典一度泛滥成灾，被当做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器，还有一

个 原 因 就 是 过 度 的 附 会 造 成

的 。 而 恰 恰 是 过 度 附 会 ，经 典

才 遭 到 了 大 众 的 厌 弃 ，一 度 处

于 尴 尬 境 地 ，逢 人 遇 到 和 说 起

经 典 ，竟 被 当 成 戏 谑 的 材 料 。

而张建云的这套《微国学》，极

彻底地摒弃了附会。我觉得这

是正本清源的明智之举。对于

今人来说，世事纷繁，却又并非

看不懂，想不明白，经典的作用

不见得是心灵导师，可能更适合

一个重温、一个善意的提醒、一

个内心的共鸣。这样说来，张建

云的六本掌上《微国学》应该是

礼轻情意重的善举，当你疲劳或

迷茫的时候，随便从随身的包包

里拿出一本来，翻一翻，心中的

块垒、郁结就消融了，内心的欢

畅 跟 随 血 液 流 淌 奔 腾 ，谁 说 这

不 是 一 种

正能量呢？ 心香一瓣

经典原来可以这样读
袁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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